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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治平：儒家责己与责人的道德要求

余治平

    儒家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处理如何正确对待自己、要求自己，如何对待别人、宽容别人的伦理

哲学。“忠”，作为主体向内的求仁进路，要求人们凡是自己所欲、所立、所达的，都应该努力

使别人也能够获得满足。当自己处于先进、优势境遇的时候，我们究竟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

去对待别人呢？儒家要求人们，自己好了，也愿意看到别人也好；自己掌握的才能，最好别人

也能够掌握，而不是恃才傲物、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。人应该以自我的心情为出发点，想别人

之所想，急别人之所急，忧别人之所忧，主动而积极地关心别人、爱护别人、帮助别人，而不

应该只为自己打算，丝毫不顾及别人的存在。儒家的“恕”，作为主体向外的达仁进路，则要求

人们“己不所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论语·颜渊·卫灵公》）。从为仁过程的行为限制方面看，凡不

是自己所欲、所立、所达的，也不应该硬加给别人。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别人，非仁者

所为，而无异于将自家的垃圾倒在邻居的家门口。在孔子看来，能够做到“己不所欲、勿施于

人”的人，就可以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了，即带着这样的态度与别人相处，无论在内，还是

在外，都不会招致什么怨言和仇恨。所以，按照忠恕之道行事、做人，不仅能够有效约束自我

而宽忍他者，而且也能够有效促进人际和谐。而忠恕之道的进一步展开，则必须涉及人为什么

要责己、如何责己、何以责人、如何处理好责己与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一、责己为先

    在道德学意义上，儒家强调忠，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自己；强调恕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纵容

别人。责己与责人是忠恕之道的应有内容。儒家思想史上，很早就提出了责己的要求。《尚书
·商书·伊训》中，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：“与人不求备，检身若不及，以至于有万邦。”[①]
先王成汤与别人交往，从不求全责备，但却能够始终严格约束自己，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，做

得不好，所以他最终才成为一个拥有天下万方的天子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，孔子说：“躬自厚

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！”严己宽人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别人宽容大度，这样的人才可以远

离怨恨！尽忠、行恕的对象不能混淆。北宋宰相范纯仁之为人，“性夷易宽简，不以声色加

人”，在教育自家子弟时说：“吾平生所学，得之忠、恕二字，一生用不尽。以至立朝事君、接

待僚友、亲睦宗族，未尝须臾离此也。”忠恕之道普适人间万事，受用终生。他经常告诫子

孙：“人虽至愚，责人则明；虽有聪明，恕己则昏。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不

患不至圣贤地位也。”[②]善于指责别人而短于批评自己是人的本能特性，儒家的修身理想就是

要改造人的这一本能特性，通过教化而确立起不朽的人道尊严，强调圣贤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

之处就在于以责人之心责己、以恕己之心恕人。

    而责己的前提则是不断的反省与自检。《论语·里仁》说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

也。”看到别人的优点，应该努力学习；看到别人的缺陷，则应该反思一下：自己身上是否也

存在着同样的毛病。只有善于自省的人，才能够进行自我批评，然后才有资格批评别人。《孟

子·离娄下》说：“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

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

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忠。”别人

对我蛮横无礼，我仍然应该反思自己：他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呢？肯定是我还有哪里做得

不够好。自反是修身之本，是求仁进德最重要的方法和路径。

   《荀子·劝学》说：“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

矣！”[③]每天都能够多次地反思自己身上的过错与缺点，则思想认识上就很清楚，行为上也没

什么过失了。张载在《正蒙·中正》中说：“过虽在人，如在己，不忘自讼。”[④]虽然错在别

人，但君子却还应该进行严厉的自省与自责。“以责人之心责己，则尽道。”用指责别人的态度



对待自己，就能够穷尽仁道了。

    吕坤在《呻吟语·省察》中说：“喜来时一点检，怒来时一点检，怠惰时一点检，放肆时一点

检。”人一高兴，或者，一愤怒、心志一松懈、行为一放肆，马上就犯错误。每当这一时候如

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，检讨一下自己，则一定能避免许多过失的发生。“此是省察大条款。人

到此，多想不起、顾不得，一错了便悔不及。”[⑤]所以人在高兴的时候、愤怒的时候、心志松

懈的时候、行为放肆的时候，都应该好好问一问自己：我的言行举止是否已经背离了通常的道

德规范？

    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要求人们做到，“我有功于人，不可念，而过则不可不念；人有恩于

我，不可忘，而怨则不可不忘。”[⑥]对待别人，要念念不忘其恩情，而对待自己则应该时时反

省过错。只有这样，人才能够获得进步，德性水平才能够有所提高。“人之过误宜恕，而在己

则不可恕；己之困辱当忍，而在人则不可忍。”[⑦]对别人身上的毛病要尽量宽恕，对自己身上

的缺点则刻不容缓地予以纠正；自己受到侮辱，似乎还可以忍耐，而当别人陷入穷困的时候，

则应该努力帮助解脱。

    《呻吟语·反己》说：“常看得自家未必是，他人未必非，便有长进；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，

吾身只是过多，更有长进。”认识到别人都有可学习的长处，看到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缺

点，说明你的修养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。“只竟夕点检，今日说得几句话，关系身心；行得几

件事，有益世道。自慊、自愧，自恍然独觉矣！”晚上睡觉时，最好能够彻夜反省自己：今天

我的哪些言行举止有益于身心健康、世道风气。这样不断反省，就会对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、

后悔，从而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会走向错误的边缘。“人人自责自尽，不直四海无

争，弥宇宙间皆太和之气矣！担当处，都要个自强不息之心；受用处，都要个有余不尽之意。
”[⑧]每个人都能够自我督察，反思内省，则天下没有纷争，宇宙则充满和顺气息。对于自己所

承担的事情，应该自强不息，努力完成；而对于自己所能够享受的服务，则应该留有余地，适

可而止。南宋袁采的《袁氏世范·处己》说：“人之处事，能常悔往事之非，常悔前言之失，常

悔往年之未有知识，其贤德之进，所谓长日加益，而人不自知也。”悔恨胜于趾高气扬的得

意，悔恨是进步的表现。因为在悔恨中，人们已经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了。人的一生中，如果

能做到每天都有所后悔，则必然大有长进。而悔恨又落实在自反上。能够自反的人，他的德性

也必然在不自不觉中与日俱增。

                 二、称人之善

    在责己与责人之间，儒家内部也有分别，有的人要求只责己而不责人，有的人则强调应该多

责己而少责人；有的人主张可以指责别人，有的人则不愿意指责别人。但从总体倾向上看，多

数儒家学者都坚持，尽量称赏别人的优点与好处，而不愿意多指责别人的错误和缺点。即便在

孔子那里，责人与否也有立场变化。《论语·颜渊》中，孔子说：“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”。君子

只善于攻击自己的过失，而不攻击别人的过失。但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，孔子又说“躬自厚而

薄责于人”，奉劝人们不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要求别人，但孔子并没有说不应该指责别人，只

是相对于责己而言，应该尽量少地、温和地批评别人。儒家并没有放弃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，

甚至还认为，只要是出于善良动机的批评与指责都将有利于别人改正自己的错误。

    但《礼记·坊记》似乎就不主张责人，而只强调责己，更愿意把善事、好事让给别人，而把

过失、错误留给自己。“善则称人，过则称己，则民不争。善则称人，过则称己，则怨益亡。
”又，“善则称人，过则称己，则民让善。”“善则称君，过则称己，则民作忠。”“善则称亲，过

则称己，则民作孝。”[⑨]有好事就归功于别人，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，这样人们就不会争执，

怨仇就会日益减少，人们就会对君王怀有忠的态度，对父母亲长也能够尽到孝心。洪应明在

《菜根谭》中指出：“不责人小过，不发人阴私，不念人旧恶，三者可以养德，亦可以远害。
”[⑩]君子应该慎重对待别人的过失、隐私和旧恶，从不轻易去揭别人的伤疤与痛楚。



    吕坤在《呻吟语·补遗》中说：“称人一善，我有一善，又何妒焉？称人一恶，我有一恶，又

何毁焉？”[11]称赏别人的优点，于是我也就积了一点美德，所以又何必嫉妒别人的优点呢？！

宣传别人的缺点，也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一份恶行，所以我又何必诋毁别人的缺点呢？！于

是，君子似乎应该尽量称赏别人，学会
 表扬别人，鼓励别人。同样，贾木斋在《弟子规》中也奉劝人们：“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

之，愈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。疾之甚，祸且作。”君子只道人善，而背后说人坏话、传人之

非的人，自己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与人交往，常常会祸从口出，所以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，

少说为佳，完全有必要保持有限度的沉默，免开尊口一定少惹是非。

    吕坤说：“平日不遇事时，尽算好人。一遇个小小题目，便考出本态。假遇著难者、大者，

知成是什么人？所以，古人不可轻易笑，恐我当此，未便在渠上也。”[12]有的人，平时没有事

情的时候，还算得上是一个好人，但一旦遇到一点点小问题，马上就暴露出道德修养上的缺

陷。假如遇到更难、更大的问题，谁知道会是怎样一副嘴脸呢？！所以，不应该轻易嘲笑前

人，如果让你自己处在前人的境遇里，你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。“事不到手，责人尽易。待

君到手时，事事努力，不轻放过，便好。只任哓哓责人，他日纵无可叹恨，今日亦浮薄子也。
”[13]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指责别人总是非常容易的。等到事情落在自己头上，如果能够竭尽

全力、认真去做也就罢了。但如果只知道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，即使将来不后悔痛恨，眼下也

已经暴露出轻浮、浅薄、尖刻的大毛病了。所以，君子责己，小人责人。君子反思自己，小人

则容易怨天尤人，牢骚满腹。实际上，在任何时候，怨恨人不如怨恨自己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

    自古及今，没有行为上百分之百符合道德的完人、全人，所以就不应该多责备别人。对自己

苛刻是应该的，但不能对别人苛刻。《礼记·表记》说：“君子不以其所能者，病人；不以人之

所不能者，愧人。”[14]不能因为自己有某方面的能力与特长就批评别人没有，也不因为别人不

如自己就讥笑他们。强人所难，本身就不人道。羞辱别人的能力与欠缺，无异于刁难和挖苦别

人。所以，王通《中说·魏相》说：“君子不责人所不及，不强人所不能，不苦人所不好。”[15]
君子为人，从不抱怨别人能力的欠缺，更不因此而讥讽、嘲笑别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如何责己与责人

    但问题是，如果仅仅强调责己而不责人，那么，人世间就不会有争议与争论，大家都闷在肚

子里，德性真理又将何以产生呢？同时，仅有责己而不责人，别人又怎么知道并改正自己的错

误呢？所以，儒家队伍中，责己又责人的主张，也不无道理。指出并批评别人的错误，及时帮

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也属于应当，在可以然的范围之内。朱熹说：“自有《六经》以来，

不曾说：不责人是恕。若《中庸》，也只是说‘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’而已，何尝说不责

人？！不成只取我好，别人不好，更不管他？！”[16]千万不能将恕人之道仅仅理解为不责人的

谦谦君子与好好先生。纵容或放任别人犯错误，让其一错再错，越陷越深，这显然已背离了仁

道精神，根本不是宽容，也不符合忠恕的原则。

    那么，责己、责人分别用什么样的标准呢？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举难》说：“故君子责人则以

仁，自责则以义。责人以仁则易足，易足则得人；自责以义则难为非，难为非则行饰；故任天

地而有余。”[17]批评自己应该以义为标准，这样就很难做出不善的事，自己的行为举止就会非

常谨饬、慎重；而批评别人则应该以仁为胸怀，这样别人就会很满意，而取得别人的满意也就

能赢得人心。但人的毛病往往在于，责备别人的时候，什么道理都知道；而当自我反省、尤其

是在实践操作的时候，则什么道理都忘记了。《王阳明全集·卷十七·南赣乡约》说：“人虽至

愚，责人则明；虽有聪明，责己则昏。”对别人是一套，对自己则是另外一套。“彼一念而善，

即善人矣；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，尔一念而恶，即恶人矣！人之善恶，由于一念之

间”[18]。实际上，善恶只在一念虑之间，不把自己的仁心良知修炼好，就开始社会交往，则很

容易伤害别人。

    洪应明在《菜根谭》中指出：“责人者，原无过于有过之中，则情平；责己者，求有过于无



过之内，则德进。”[19]对待别人，应该尽量在其所犯的错误中发现优点和长处；而对待自己，

则应该努力在取得的成绩中寻找缺点与不足。这样才能够平和性情，增进德业。清代石成金在

《传家宝》中说：“以爱妻之心爱亲，则大孝；以保家之心保国，则尽忠。以责人之心责己，

则寡过；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则全交。”[20]大凡人都有爱妻、保家、责人、恕己的心意，如果能

够以这样的心情去爱亲、保国、责己、恕人，那么，则一定可以尽大孝、尽大忠、少犯错误而

与人为善。而这恰恰才是君子之所为。

    责己的目的在于改过自新。而从方法进路上看，以责人之心责己，则寡过。面对错误与过

失，人们首先应该采取一种积极、正确、健康的态度。王阳明说：“夫过者，自大贤所不免，

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，为其能改也。故不贵于无过，而贵于能改过。”[21]人都有错，谁能无过

呢？圣贤也是人，只要吃食五谷杂粮，肯定就会有过错。但相对于普通人，圣贤的一个大不同

之处则在于，圣贤犯错误，能改正，而普通人则不能。有过错却不思悔改，则必然导致更大的

过错。孟子就曾批评过那种有错不改、将错就错的小人，“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

过则顺之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。孔子说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贤

人颜回曾经犯过错误，这非常正常，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从“不贰过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颜回善

于发现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，绝不再犯第二次。孔子要求人们“过，则勿惮改”（《论语·学
而》），有过错，不要羞于改正。改正错误一向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。《颜元集·颜习斋先生

言行录·卷上·卜言》说：“吾人迁善改过，无论大小，皆须以全副力量赴之。”[22]改正错误也需

要真心诚意，既然是错误，就应该全面彻底纠正过来，不能羞羞答答、手下留情而余下后遗

症。

   《朱舜水集·杂著·恕》说：“藏身以恕，终身可行；任情自恕，安肆日偷。均是圣贤之道，一

转移间，遂分‘克念’、‘罔念’之关。学者果能严于攻己，又能恕以及物，为仁之道，其在是

乎？”[23]用恕道来收敛自身，是一种终身可行的修身方法。用自我宽恕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欲

望，就会肆无忌惮，苟且偷生。仁道圣德只在转眼之间就分出“克念”与“罔念”。所谓“克念”是
指自我克制的念头，而所谓“罔念”则是指不正直、不正当的念头。修习仁道的人应该既严格要

求自己，近乎攻击、责难自己；而又能够对他人、别物予以宽恕。

    责己的要害在于对人心欲望的制服。儒家首先要求制欲，即限制和约束自己的本能冲动和原

始欲望。儒家承认并允许人有欲望，朱熹说：“饮食男女，固出于性”，但“性之不止于食色，

其有以察之矣！”[24]所以并不主张绝欲、灭欲，而强调以道德理性和仁心自觉引导本能、约束

欲望。“人欲也未便是不好，谓之危者，危险，欲堕、未堕之间，若无道心以御之，则一向入

于邪恶，又不止于危也。”[25]欲的存在始终是具有正当性的，它能够维持人自身的生命延续。

凡是属于正常的生理需要，都应该得到满足。肉体存在也是合理的，人不可能消灭自己。但如

果只满足于此，则与动物没有任何差别。人之为人还有更深层的内容。人有礼、有义，人还需

要在人际之间成就出自己的价值。所以必须积极涵养，使情欲合理、有则；有序引导，而不使

乱发。儒家修身的重要目的就在于自觉培育道德理性，约束人的动物性，而使自己的本能欲望

能够听命于道德自觉。

   《菜根谭》说：“无风月花柳，不成造化；无情欲嗜好，不成心体。只以我转物，不以物役

我，则嗜欲莫非天机，尘情即是理境矣！”[26]饮食男女是人的情欲本能，不可灭绝，属于人的

动物性内容，支撑着人的肉体生存。但人之为人又必须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与调节，而不能反

被其左右，而陷入纯粹的物性存在。人生一世，能够融天理与人欲为一体。即情即性，即性即

情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。“己之情欲不可纵，当用逆之之法以制之，其道只在一‘忍’字；人之

情欲不可拂，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，其道只在一‘恕’字。”[27]情虽非理，欲虽不礼，但均可以

被教化、改造而趋近于理、礼，进而纳入正常、人性的轨道。不同于佛家，儒家承认并许可情

欲的存在，但始终强调应当对之实行必要的限制与调节，不可纵任、放肆而败坏礼法纲纪。而

限制与调节的长效手段则在于始终保持一颗警惕的心，“耳目见闻为外贼，情欲意识为内贼。

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，独坐中堂，贼便化为家人矣！”[28]人如果永远处于高度的道德自觉境



地，则百害不侵。

    所以，儒家又始终强调以理正欲、以理克欲。实际上，理与欲并不对立，理可以与欲水乳交

融，理的发生本身就被于所推动，因而也是欲的产物。儒家实践的工夫强调守诚、持敬，发明

本心，培养正气，用道德理性对自然情欲进行自我认识、自我辨析，以达到自我调控、自我监

督的目的。正欲、克欲只是以天理压制那些非分的欲望。而最终则达到以理制欲、以理节欲的

境界。儒家在天理的指导下，使人欲获得合理的满足。没有人欲也不行，关键是在天理与人欲

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张力。

    实际上，儒家责己、克己的观念并不应该直接导致天理、人欲的截然对立。这从儒家内部对

只任于天理而灭绝人欲的批判中可以获得证明。戴震常以对天理、人欲对立的竭力批判而著

称。《孟子字义疏证·理》说：“天理者，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。是故欲不可穷，非不可有；有

而节之，使无过情，无不及情，可谓之非天理乎？”[29]但又反对一味的纵欲放荡。“若任其自

然而流于失，转丧其自然，而非自然也；故归于必然，适完其自然。”[30]道德理性是自然欲望

之中的必然之则，以理制欲，并不是消灭欲望，而是在理的统摄下，达情遂欲，使人的欲望都

获得正当、合理、充分的满足。于是，理欲之间则应该始终维持这样一个张力：“节而不过，

则依乎天理；非以天理为正，人欲为邪也。”[31]

  四、不责而责

    责人是必要的，但君子责人也应该讲究方法。孔子说：“朋友切切、偲偲”（《论语·子
路》）。为恳求对方改过向善，君子总能够友爱地进行批评与指正。道德真理面前，朋友之间

既要有所切磋，而又能和悦相处。韩愈在《原毁》中指出：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

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”[32]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，这样就不

会使自己松懈散漫，麻痹大意了；对别人的要求则应该相对宽松，这样就能够与人为善，和谐

交往。石成金在《传家宝》一书中说：“攻人之恶毋太严，要思其堪受；教人以善毋过高，当

令其可从。”指出别人的缺点，攻击别人的错误，应该首先考虑一下别人的承受能力。一旦超

出了别人的承受能力，则难以达到劝善的目的，甚至还会适得其反。同样，引导人向善，也应

该因材施教，有所针对，而不能要求过高，超出了他所能执行的范围。

    君子责人绝不能走到刻薄而让人伤心、怨恨的地步。吕坤在《呻吟语·慎言》中说：“责人到

闭口卷舌、面赤背汗，犹刺刺不已，岂不快心！然，浅隘、刻薄甚矣！故君子攻人，不得过七

分，须含蓄以养人之愧，令其自新，则可。”[33]不留情面地责备别人，直到对方哑口无言、面

红耳赤，无地自容，仍还喋喋不休，这样做尽管能够满足一时的痛快，其实也暴露了批评者自

己心地狭窄、为人刻薄的一面。所以，君子攻击别人特别注意把握分寸，决不超过七分火候，

以便留有余地，使对方感到惭愧，良心发现，从而改过自新。批评别人，以不激起对方的仇恨

为边际和极限。指出、批评别人的缺点，并不应该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，而应该从善意出发，

治病救人。所以君子责人从不以一种居高临下、盛气凌人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，而始终让别

人感到你是在尊重他、关心他、爱护他、帮助他，而不是嘲弄他、讽刺他、挖苦他而蓄意把他

踩在脚下。责人太盛，容易让人产生反感，甚至铤而走险。那么，是不是就不要穷打落水狗了

呢？要的。因为落水狗是敌人，不在仁爱范围之内，则理应置之于死地。

    儒家甚至还提倡一种不责而责、无言而劝人进善的美德。《礼记·大学》说：“君子有诸己而

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”[34]君子自己具备

的，而后才要求别人做到。自己不沾染的，然后才禁止别人。自己没有忠恕之心，却教育别人

励行忠恕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但吕坤在《呻吟语·修身》中更进一步地指出：“‘有诸己而后

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’，固是藏身之恕；有诸己而不求诸人，无诸己而不非诸人，亦是

无言之感。《大学》为居上者言，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，则余言亦蓄德之道也。”[35]为《大

学》所主张的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，尽管是一种藏身之恕，但是，自己具

备了某种品格，却并不因此而苛求于别人；自己身上没有的毛病，也不枉自批评别人，这也应



该是一种不言而善的美德。

    《论语·卫灵公》说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自己身上所具备的美德，然后才能够要求

别人也同样具备；自己身上没有的缺点，然后才能够去批评别人，这固然是保全自己免遭别人

怨恨的基本方法。但是，并不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具备美德，也不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批评

别人的错误，到了这种程度则更能够让人发出无声的钦佩与感动。《大学》中所说的这句话是

为居于上位的君子进言的，但如果这对君子是修身处世的基本法则，那么其余的话便应该是培

养道德的基本方法了。

    然而，仅有责人还远远不能解决全部的道德问题。在儒家，比责人更高明的方法则是积极感

化别人，正确引导，提前防止他们犯错误。发怒不如说教，说教不如感化。[36]“智慧长于精

神，精神生于喜悦。故责人者与其怒之也，不若教之；与其教之也，不若化之，从容宽大，谅

其所不能，而容其所不及，恕其所不知，而体其所不欲。随事讲说，随时开谕。彼乐接引之

诚，而喜于所好，感督责之宽，而愧其不材。人非草石，无不长进，故曰：‘敬敷五教在

宽’[37]，又曰：‘善诱人’[38]。今也不令而责之豫，不明而责之喻，未及令人，先怀怒意，挺

诟恣加，既罪矣而不详其故。是两相仇、两相苦也。为人上者，切宜戒之。”[39]人的智慧来自

于精神振奋，而精神振奋又来自于心情的喜悦。所以喜欢责备别人的人，与其发怒生气，还不

如给予教诲；而与其教诲别人，还不如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感化别人。以宽让、温和的态度，原

谅别人能力上的不足，容忍别人尚没有达到道德的要求，宽恕别人的无知，理解别人所不愿意

做的事情。针对每一件小事而进行必要的讲解，随时随地进行开导与规劝。对方一定会被你的

真心诚意所打动，自然也会喜欢自己所干的事情，感激你的宽厚，于是便会怨恨自己过去不争

气。人不是草木瓦石，只要能够改正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会有所长进。所以，《尚书》提出施

行五种教化重在宽厚，《论语》中孔子对弟子能够做到循循善诱。但如今，许多人没有下达命

令给别人，就要求别人预先有所行动；自己表达不清楚，却要求别人弄明白。还没有指派别

人，就先发怒，随意指责别人，怪罪别人却不清楚别人犯了什么错误。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双

方积怨越来越深，彼此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特别是那些居处尊位的人，应该尽量避免发生类

似的错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[①]《尚书·商书·伊训》，见黄怀信《尚书注训》，第125页，齐鲁书社，2002年，济南。

[②]《宋史·卷三百一十四·列传第七十三·范纯仁》，第10293页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北京。

[③]《荀子·劝学》，见《百子全书》，第一册，第132页，岳麓书社，1993年，长沙。

[④] 张载：《张子正蒙·中正篇》，第15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
[⑤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省察》，第96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⑥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概论·二四五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82页，浙江古籍出版

社，1989年，杭州。

[⑦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概论·三三四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110页，浙江古籍出版

社，1989年，杭州。

[⑧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反己》，第107、108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⑨]《礼记·坊记》，第489页，岳麓书社，1989年，长沙。

[⑩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概论·二九二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97页，浙江古籍出版



社，1989年，杭州。

[11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补遗》，第197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12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补遗》，第205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13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补遗》，第208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14]《礼记·表记》，第504页，岳麓书社，1989年，长沙。

[15] 王通：《中说·魏相》，见《百子全书》，第一册，第968页，岳麓书社，1993年，长沙。

[16] 朱熹：《朱子语类·卷第二十七·论语·里仁篇下》，第一册，第629页，岳麓书社，1997
年，长沙。

[17]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举难》，第180页，岳麓书社，1988年，长沙。

[18]《王阳明全集·卷十七·南赣乡约》，第60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
[19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续编·六八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158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
1989年，杭州。

[20] 石成金：《传家宝·卷三三·群珠·四心》，第793页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92年。

[21]《王阳明全集·卷二十六·教条示龙场诸生·改过》，第97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
[22]《颜元集·颜习斋先生言行录·卷上·卜言》，第63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北京。

[23]《朱舜水集·卷十七·杂著·恕》，第499页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北京。

[24] 朱熹：《四书或问·孟子或问·卷十一》，第47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，
2001年，上海。

[25] 朱熹：《朱子语类·卷第七十八·尚书一·大禹谟》，第三册，第1805页，岳麓书社，1997
年，长沙。

[26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续编·一四0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184、185页，浙江古籍出

版社，1989年，杭州。

[27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应酬·一六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19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
1989年，杭州。

[28] 洪应明：《菜根谭·概论·二六八》，见王同策《菜根谭注释》，第90页，浙江古籍出版

社，1989年，杭州。

[29] 戴震：《孟子字义疏证·卷上·理》，第11页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北京。

[30] 戴震：《孟子字义疏证·卷上·理》，第19页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北京。

[31] 戴震：《孟子字义疏证·卷上·理》，第11页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北京。

[32] 韩愈：《原毁》，见马其昶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第2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。



[33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慎言》，第104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34]《礼记·大学》，第533页，岳麓书社，1989年，长沙。

[35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修身》，第94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[36] 为《忍经》所记载的“认猪不争”、“拔藩益地”两则故事很能够说明君子高风亮节的感化力

量。“曹节，素仁厚。邻人有失猪者，与节猪相似，诣门认之，节不与争。后所失猪自还，邻

人大惭，送所认猪，并谢。节笑而受之。”又，“陈嚣与民纪伯为邻，伯夜窃藩嚣地自益。嚣见

之，伺伯去后，密拔其藩一丈，以地益伯。伯觉之，惭惶，自还所侵，又却一丈。太守周府君

高嚣德义，刻石旌表其闾，号曰‘义里’。”见吴亮《忍经》，第20、21、41页，远方出版社，
2004年，呼和浩特。

[37] 指《尚书·虞书·舜典》所说的：“帝曰：契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。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

在宽。”而所谓“五教”则指五品之教化，即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

[38] 即《论语·子罕》中，颜渊说：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”

[39] 吕坤：《呻吟语·教化》，第172页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，西安。

（原载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，2008年第1期）

/


